
  

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国家资助课题）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成果发布笔会 
 

策划：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  

编者按：刘桂腾长期以来在音乐学领域里专事满族音乐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满族萨满乐器研究 》是作者于1997年通过投标方
式取得研究资格的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为及时了解满族音乐研究的新成果，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利用，推动民族音乐学
研究事业的发展，本期特用笔会形式予以介绍。  

¨    成果述介  
名称：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批准号：97GB31）  
作者：刘桂腾  
立项：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领导小组  
资助：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    研究方法及理论突破  

由于历史原因，满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程度是其他任何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程度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解析满、汉文化的特

质并廓清其源流是本课题研究的学术难点。此外，文献典籍中关于满族音乐方面记载的极度匮乏，也给本课题的研究带来很大的难度。因

而，充分利用边缘学科的优势，采用音乐学与民俗学相结合、图片的直观性与文字的析理性相结合、满族各氏族间的比较与满族和其他信仰

萨满教诸民族的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是本课题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音乐学学科中的乐器研究，历来是国内外音乐学家所关注的重要学术领域，成果累累。但是，满族乐器的专题研究，由于种种原因一直

是个学术空白点。近十几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国内音乐学家开始接触这个课题，但并未形成专题性的、真正民族音乐学意义上的学术

研究。本课题的研究仍处于一般的乐器形制、编制的描述性研究阶段。而且，已有的这种层次的研究也大多处于挂一漏万、盲人模象的程度

上。其原因，一是缺乏来自于研究者亲手所做采风资料量的积累；二是学术研究方法的陈旧和单一化；三是缺乏必要的国际间“跨文化”的

比较研究。本课题的研究，在这几方面有所突破。 

●    研究目的及意义  

能够为学术界认定、并被其他少数民族承认的满族乐器，是历史悠久的满族进行萨满祭祀仪典使用的乐器。因此选择“满族萨满乐器”

做为研究课题，旨在从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满族的萨满文化现象作出音乐学家的解释，这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同时，由于现实中满

族萨满祭祀活动的逐渐消亡，满族萨满乐器的研究又是一项极具抢救性的研究。它的学术价值在于既能保存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又能为满族

文化的整体研究做出音乐学独有的贡献，同时还能为满族音乐、舞蹈、民俗、民族、宗教、历史等学科的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参照。  

此外，满族萨满乐器的研究还能够直接为某些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美术)的创作提供素材和理论依据，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 

¨    专家评论（以收文先后为序）  

乔建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近年来我国民族音乐学领域颇不多见的一本优秀著作。作者以数十年实地考察所获之丰富资料，又与相关历史

典籍文献相互补证，遵循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步入这个曾经被封杀的学术禁区，进行扎实、缜密、细致、深入的研究。最终对满族萨满乐

器的宗教信仰背景、文化定位、社会功能、音乐观念等作出了言之有据的结论。全书资料详备，论证清晰，见地新颖。在分享作者这份学术

成果的同时，我更希望我们这个领域的老、中、青学者学习并坚持这种好学风。  

全书绝大多数资料来自作者自己多年的实地考察之积累，从而使该课题的研究建立在一个可靠、扎实的田野作业基础之上。作者所作的

乐器考辨，没有孤立地陷入乐器的本体研究，而是紧紧抓住每件乐器所担负的仪规功能，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努力揭示其内涵的宗教祭仪

属性，最终“复原”这些乐器在萨满信仰中的“活性”特征。如此，作者由小而及大，读者见微而知著，使全书立足于乐器学，同时伸触到

文化学、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等诸人文学科领域。鉴于萨满仪式在我国以往的历史境遇，作者以数十年岁月投入其中，并高质量地完成

课题，其价值益发显得难能可贵。  

杜亚雄（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乐器学是民族音乐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末，比较音乐学家们就十分重视对乐器的研究。柏林学派的学者们除对音体系和

音乐的起源有所探索外，其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对乐器分类和乐器发展史等问题的研究。自本世纪50年代民族音乐学取代比较音乐学以来，欧

美的民族音乐学家在乐器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在研究中，不仅注意到乐器的形制、编制以及器乐曲的曲目，还特别强调对

乐器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乐器在民族文化中的定位、功能和乐器在民族精神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探索。因此，对乐器做民族音乐学的研究

并非易事，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懂得音乐学，而且需要“多维视野”——在文化人类学、史学、哲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也有相当程度的理论

修养。同时，还要能够耐得住寂寞，具有安贫乐道的献身精神，长期深入基层，亲自采风，有足够“第一手”的田野作业资料积累。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不仅是我国第一本研究满族萨满乐器的书，也是第一本从民族音乐学角度对一个少数民族的乐器进行研究的专

著。所以，这本书在我国民族音乐学发展史及乐器学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本书不但对满族萨满乐器进行了科学分类，详细地描述

了每种乐器的形制，并分析了它们的象征意义和配置特点，而且对这些乐器所产生的民俗环境以及它们在满族文化中的地位和社会功能作了

深刻、细致的阐述，为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研究我国民族乐器开出了一条路子，做出了一个榜样。  

田联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教授、博导，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近三十年间，由于认识上的偏激与片面，我国音乐学术界几乎将民间音乐视同中国传统音乐的全部，而将宗教音乐

与宫廷音乐视为传统文化的糟粕。因而长期忽视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的考察、搜集、研究工

作。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已无可估量！  

80年代以来，我国音乐学者开始认识并扭转了过去的偏颇，逐步进入到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的研究领域中。到目前为止，虽然各地学者

做了不少调查和收集资料的工作，并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文、专著，但从总体看，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调查、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

于宗教音乐——包括人为宗教及自然宗教音乐现象的研究，更是我国音乐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当桂腾有关满族萨满教及其乐

器研究的、充满新意的成果《萨满教与满洲萨满跳神的乐器——对神鼓和腰铃的民族音乐学考察》[i]一文一经问世，立即引起音乐学界的

瞩目和好评。随后，这篇论文在1996年中国传统音乐学会“首届中青年音乐论文评奖”中脱颖而出，荣获最高奖——一等奖的第一名。从

论文中，人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满族萨满音乐及其乐器的考察研究，已经超越了过去我们较常见的音乐形态研究的层面。

它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运用音乐学与其它多学科、特别是文化人类学交叉研究的方法，在原始

信仰音乐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因此，这项研究成果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  

这本新作《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作者又经过几年有目的、有计划的进修学习，在理论修养的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开拓的结果；是作者

在研究专题方面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国内外有关资料，广采博引，分析比较，殚精竭虑，钻研探索而完成的心血之作。可以说，这是作者在

《萨满教与满洲萨满跳神的乐器——对神鼓和腰铃的民族音乐学考察》的基础上，取得的更为深入、更为重要的学术成果。  

萨满信仰的研究早已是国际性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我深信桂腾所获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将远远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的多学科

领域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袁静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博导，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全方位研究满族萨满乐器的专著。该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国学文献考证以及民族音

乐学的研究方法，通过长期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从“满族的萨满信仰与乐器”、“满族萨满乐器的形制及其象征”、“满族萨满乐器的

形制及其特征”、“满族萨满祭祀活动与乐器演奏图释”四个方面论述了满族萨满乐器文化的属性与特征。通过对这四个部分的论述，展示

了作者在音乐学研究方面的坚实功底。其成果，无疑是20世纪我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在史学、民族学、民俗学、乐器学等学科交叉研究方面

的一个新成果。也就是说，这部著作不仅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在音乐史学、音乐民族学、音乐民俗学、音乐祭祀学、乐器学等领域的研究有

着重要的参照价值与积极的推进意义，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对萨满文化研究的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社会现实

意义。  

乌丙安（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细读桂腾的新著，从更加丰富的有关萨满文化创造的膜鸣、体鸣、弦鸣乐器的微观研究成果中，品尝到颇为浓重的解析古文化底蕴的味

道。同时，从作者展示的国际萨满文化的宏观背景中，也令人开阔视野，窥见到萨满文化形态学的世界性研究价值。这是一部填补了萨满文

化形态学领域空白的杰作，在我国当代萨满教研究的历史阶段，无可置疑的具有新里程碑意义。  

在国际性的民族文化圈理论中，以往过多地强调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理论和文化冲突理论。该课题以满族文化融合的实例，阐明了民族

文化融合的现实性和进步意义，使民族学中的难点问题得到较充分的解决。有关满族萨满乐器的社会功能，是作者运用功能理论解决萨满音

乐研究诸难题的一个创造性的应用。国际萨满教研究历来偏重于萨满跳神、神歌的巫术功能研究，但极其缺乏对萨满乐器本身功能的探讨。

该课题对这一空白领域的微观研究，显然是一个开拓性的进展，从而有力地论证了原始文化中萨满乐器的社会文化价值和审美意义。以往古

乐民俗的研究大多数都在乐器的古型、原型描述上下功夫，很少从乐器的配置方式上研究其民俗文化的深层含义。该课题突出研究了乐器配



置的民俗环境，乐器形成过程的生产、生活基础，进而探索它们世俗化的宗教属性，揭示了其中的文化意蕴。  

课题应用的资料、数据，不仅翔实，而且准确，其中包括作者本人亲自掌握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其可靠性、可信性强。同时，作者采取

了当代科学研究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实证方法与手段，整体与细部均保持了学科的交互性和方法的先进性，丰富了民俗学、民族学的学科内

容，拓宽了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是一部难得的高水平专著。  

可能是作者国外田野工作的机会不多，尽管书中采用了相当数量的国外萨满文化资料，但没有像国内所获“第一手”的资料那样结实。

因而，中外萨满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方面就显得有些单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也是需要从主观上努力解决的问题。尽管解决这个问题还

不是该课题的主要任务，但我仍然希望它应当成为作者今后的学术奋斗目标之一。  

宋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文书院顾问）：  

近20年来，作者奔走于满族民间，在田野工作中积累了大量满族萨满文化资料，并对其潜心研究，完成了《满族萨满乐器研究》这一重

要著作，拓展了萨满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在专著中，作者除了对萨满学中学者们极为关注的“萨满”一词的含义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还从地

域上界定了萨满文化的研究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从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满族萨满乐器进行了科学分类，详细阐明了它们的社会功能，

并以民俗环境为背景，对每种乐器的形制及其象征意义和配置特征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还与亚、欧北部的萨满乐器进行了比较

研究。该书资料翔实，立论有据，论证严密，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佳作。  

由于作者满族语言方面专业知识的不足，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满文文献史料的直接使用。这是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同时也是个

更高的期望。  

樊祖荫（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    

桂腾从1980年开始从事满族音乐研究，后专攻萨满乐器。近年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仅我所见，已有专著《单鼓音乐研究》和论文

《萨满教与满族萨满跳神的乐器》等近20篇，其中有的获得了多项全国性及省级的奖励；另有与石光伟等合作的全国艺术科学“八五”规划

项目，也已通过专家鉴定结项。此次出版的《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为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这部专

著，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其更广阔的视野和国际性的萨满文化背景，对满族萨满文化及其乐器进行乐更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又广

采历史的和其它的相关文献，运用音乐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知识予以综合研究，使其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分类和对满族萨

满乐器在信仰背景、文化定位、社会功能、音乐观念等方面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言之有据，并具有新颖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这部专著为运用

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少数民族乐器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  

伍国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在迄今所见有关民族乐器的研究著述中，刘桂腾的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其中最富民族音乐学特点的著述之一。通观他的这一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发现有这样一些亮点： 

首先，研究者持有一种大视野的乐器观。具体地说，就是人类在其原初生活中一旦产生出自然宗教信仰后，祭把所用一部分音响性祭器

（甚至包括作为人体节奏的祭师本身），就兼具乐器功能了，这就是所谓音乐起源论中的“人体即乐器”、“法器兼乐器’或“乐器兼法

器”的观念。所以说这类观念是一种“大视野的乐器观”，是因为它从一个可信的具体的民族的自然宗教音乐文化的侧面，揭示出有关人类

音乐起源与人体本身动作节奏相关和与人类原始宗教信仰相关的导因，同时又表现出人类前期活动对客观世界音响节奏极为大度的利用和开

发。 

其次，研究者采用了较为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操作步骤，使其研究材料具有较强的实证能力。这就是说，研究者对民族音乐学方法

论的掌握，不是一种“理论的把握”，而是一种“理念的实践”。不难看出，刘桂腾的萨满乐器研究，就是按照前辈学者在文化人类学、民

俗学、宗教学、民族音乐学等人文学科共同积累、共同遵循的方法和步骤来进行田野作业操作和实证资料收集而完成的，他对这个研究主题

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和周到的田野考察，并涉猎和借鉴了相当丰富的他人研究材料。因此，他的研究成果才比较突出的表现出微观细致、深入

具体、材料翔实的注重社会音乐事实的学术特色。 

再其次，研究者在文化中突出了音乐。众所周知，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倡导音乐的文化学研究，甚至有人以为民族音乐学也

可以叫作‘音乐文化学”。但是，民族音乐学成果的研究结果，并非是要研究者逐渐走向音乐的淡化，或说是用文化去淹没音乐，而正好是

相反。可以这样说，在文化的聚焦中凸现音乐，在音乐的剖析中解构文化，这才是民族音乐学成果的基本面貌。据此，我以为刘桂腾的研究

在此点上亦从自然宗教性的乐器研究角度，起到了一定的“样本”作用，而这正是当前一部分或多或少地靠剥离音乐去追求所谓“文化显

现”的研究者所需要借鉴和参考的。 

吕宏久（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 

阅读桂腾的新著《满族萨满乐器研究》，使我这圈外人也渐渐迷失了角色，就像沉迷在铃鼓声中的萨满一样，沉醉在这雄奇的论辩之



中。我认同并信服他的论证。桂腾对满族萨满乐器的研究，对于同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萨满音乐的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和直接的借鉴

价值。不论从地缘上看，还是从历史交往上看，这两个都存在萨满信仰的民族，在许多方面是类似的。因此，蒙古族音乐学家们不能不对挂

腾的著作给予极大的关注。桂腾作为一个文化行政官员和工余兼职的音乐学家，他的成长经历和治学道路是发人深思的。它给人的启示就

是：前进路上目标始终如一，顽强拼搏，自强不息。他为自己创造和开拓了学术环境，他将沿着这条路前行不止，前程正未有穷期。 

  
（载《中国音乐》2001年第2期）

[i]《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2期p.63－75、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  


